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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俗中的世俗  
 

 
释僧垲■本期特约 

离俗中的世俗 ~~回顾与反省自己在世俗中的学习  

振威说到台湾我应有时可以写得比较多了。其实不然，我几乎是更

不愿动笔了。因为内在有一些声音是文字与语言无法形容的感觉，只

好凝住，不动心，泪才不会掉落。 

 

到台湾也有一个多月了，一天的凌晨，却突然被自

己的泪水惊醒。不知怎，睡著睡著，自己莫名其妙

的却哭了起来。还好室友不在，不然一定会把她给

吓坏了。枕上沾满了我的泪水，不知是哭了多久才

醒来。  

我为什么哭了，是因为梦吗?不！那天我并没有任何的梦。但为何胸

口闷闷的，有什么塞得满满的，不得不化成泪水流下。我自己也无法

解说。 

 

但醒来的自己并不敢再检视自己的心，怕一个禁不住会

号啕大哭。因为想哭的感觉是那的一直挥不去。如果伤

心是必须，我想我的泪可以流的甘脆一些。 

 

到台湾升学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如果问我过的好吗?

我无从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交际。

我不会去拜访某人某事而得什的。曾有人问说，师父念 

书不是免学费的吗?师父不是特权份子，念书也还是要交学费的。而

且也和一般人竞争申请贷学金，也可以拿不到。我只能说我的福德因

缘不足，自己又不听话，学 费还是要自己去筹备。

自己亲自去问，去请求，而且有时还不一定可以得

到。 

 

在新纪元学院四年的日子，只拿过一次的竺摩奖学

金，而且从加影亲上槟城两趟的结果。钱结果终於

拿到了，我回到学院，关在宿舍哭了一天。也不知

是感激还是委 屈了。大山脚琉璃精舍的奖学金也是

领了一次。拖了九个月，直到自己亲上槟城。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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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也只领了一年的贷学金。第二年的，我自己怎也开不了口去追

问。最後 自己终於在新纪元学院毕业了。因为当时自己也知道，自

己在新纪元学院毕业了，所借的贷学金始终是要还的。只是不知自己

能在什么时侯还，能拖一时且一时。因 当时出国的费用亦不足，也

不知该如何去还这一笔「小钱」。还好这货学金，在自己要出国前一

星期，收到来信告知可以不用还了。收到信的那一刻，真叫松了口 

气。至今自己仍未回感谢函于观音基金会。 

 

还有最後两年在新纪元学院的生活费是靠吉隆坡真如寺如定法师的帮

助与剃度常住两位师父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完成学业。在新纪元的日子

我就这样的走过来了。到台 湾南华大学升学又会如何呢?走之前，自

己不敢想那多。只知道每年九万四台币的学费一定要先准备好，二万

左右的住宿费，其余的开销还是个未知数。 

 

终于人还是到了南华。在学校找工读的机会，因为是「师父」的「身

份」，出於尊敬而不敢请，但吃饭还是要付钱。没有收入只有花钱的

日子，心里的焦虑是很不好 过的。有人说出家人去读书方便多了，

有种种的便利。这是未必的。在家人读书还可以找工读的机会，出家

人读书，连工读的机会也找不到。请问以那一种身份读书 便利? 

 

在自己背後没有一定的支持者，又没有申请到奖贷

学金，而以贷款与东筹西凑的方式到台湾升学，心

理怎也不好受。 

 

有人羡慕自己可以到台湾升学，但我说我们不论做

什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选择走这一条路，所

付出的代价有谁知道。但这样的一条路，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 没

有常住的支援，有谁敢去走。而我没有家人的支持，在反对的声浪比

赞同的声浪高的时侯走到今天。我还可以再走多久。我自己也不知

道。如果要求能听见鼓励的 话语才能继续走下去，我不知可以停下

了多少次。 

 

有人问说为什么不去念佛学院?现在大学都

设有宗教系，比较好的老师几乎都在大学的

宗教系里教书，而传统的佛学院己不再是像

当初那样受到重视，而且课程的安 排与生

活的设计已有待重新思考。如果要接受宗教

学的教育，反而在大学里有更广阔的空间可

供学习。所以新一代的宗教学人会在那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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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呢? 

走笔到这里我可能越写越离题了。外面的天

色也已大亮。是该暂时停笔。对於走了一半

而没有继续走下的同伴，还有一些还在背後

陆续跟上来的朋友，我走的步伐虽不甚稳

健，但脚印子在，希望後来者能看到。    

在我蹒跚的步调，我还是选择了向阳的道

路。 

                                                 

释僧垲                                         

 
 

   


